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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珮珮瑜瑜，，在在戏戏园园子子里里撒撒点点野野

今日山航 S07

●喜欢瑜老板，再
喜欢上京剧

接受采访这天，王珮瑜是
从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赶回来
的。赖声川的话剧历来以“洞察
人性、悲欣交集”见长，王珮瑜
却想着，要让这样的先锋话剧
与传统老戏结合起来。

7年前，王珮瑜与她的京剧
就被印上了“跨界”的标签。这
样的“融合”收效显著。原本京
剧的基础观众大多是中老年
人，她的《清音会》、京剧配乐赏
析活动《乱弹·三月》，却收割了
大量的“90后”拥戴者。“清音
会”的概念来源于清末民初的

“清音桌”，是当时一些京剧名
家和名票的独特演出方式。如
果用现代概念来划分，它更像
是一个小型演唱会，与大剧场
戏曲演出的区别是：清唱、不扮
戏、不着戏服、依现场情况定制
戏码。王珮瑜和她的团队将这
种绝迹于舞台的“清音桌”，以
当代的审美呈现为“清音会”，
既有传统戏剧内容，又有现代
舞台艺术。

而在《瑜乐京剧课》中，她
又以热播剧做类比，来讲京剧
知识，比如把婉约的南方戏比
作日韩剧，把京戏比作豪迈奔
放的美剧；说到梅兰芳和搭档
齐如山时，先讲《琅琊榜》中的
梅长苏和靖王。王珮瑜对此颇
自豪：“我们每年十来场活动，
台下一水儿年轻面孔。”

2017年新年伊始，王珮瑜
开始“试水”娱乐节目。最初，网
络综艺《奇葩大会》节目组向王
珮瑜发出邀请，团队一琢磨，觉
得这能给他们的京剧活动做推
广，就应了下来。1月27日，王珮
瑜梳着油光大背儿头，着一身
黑底长袍，在传统老戏《断密
涧》的背景音乐中登上了《奇葩
大会》的舞台。她一开嗓，四位
导师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在
这档受众主要为“90后”的节目
中，她展示了“余派”的三级韵
唱法，示范了京剧中的“惊提”

“怒沉”“喜展眉”，还和蔡康永
唱了一句《武家坡》中的“八月
十五月光明”。3月，王珮瑜又出

现在热门央视综艺《朗读者》
中，以“余派”唱腔，朗诵了苏轼
名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王珮
瑜的微博关注人数从6万涨到
了13万。尤其明显的是，年轻粉
丝多了。“以前老戏迷见我，只
轻轻道一句：‘你好，瑜老板’；
现在我的评论私信里，年轻小
孩儿张嘴就是：‘要当瑜老板的
女朋友。’”王珮瑜说起来，自己
也是又惊讶又好笑。

王珮瑜工作室“瑜音社”的
负责人吕菁，就是瑜老板的粉
丝。两人同为上海京剧院团员，
在2010年的一次巡演中相识，
成为好友。“我之前也觉得只有
老人家才喜欢京剧。我是学二
胡的，常给京剧配乐，听过不
少，但就是喜欢不起来。那一次
听她的戏，觉得不一样了，声音
特别干净、扮相俊俏，下了戏
台，举手投足间透着帅气。”吕
菁觉得，迎合年轻观众的不仅
仅是京剧的“跨界”新形式，王
珮瑜的中性穿衣风格与说话方
式，也正好符合他们对偶像的
需求。

但对这样的“跨界”，不管
是在京剧界内部，还是剧迷当
中，评价始终有褒有贬，“所谓
的推广，受众是真喜欢京剧，还
是只喜欢王珮瑜而已？”“再这
样下去，传统京剧要被玩坏了
啊！”质疑她的声音，一直没有
停过。

●大师已去，还有
毛猴儿

在专业领域，王珮瑜一向
自视天赋甚高。比如她认为自
己只能做推广，当不了老师。

“学生唱不好，我不知道该怎么
教，因为我学的时候，很容易就
会了。”

更让同行艳羡的，是她一
路走来，总有泰斗名师
铺路。

1993年，15
岁 的 王 珮 瑜
第一次见到
京剧大师梅
兰 芳 之 子
梅 葆 玖 。

那一年，演员程之为纪念父亲、
京剧名票程君谋，请来梅葆玖、
梅葆玥、尚长荣等京剧名家同
台演出。但临演前，梅葆玥突然
病了。慌乱之时，程之想到了王
珮瑜，他曾在一次票友聚会上
见过她。“上海戏校有个小姑
娘，唱《文昭关》蛮灵的。”程之
当即邀请王珮瑜来给梅葆玥顶
场，唱开锣戏《文昭关》。

王珮瑜回忆演出前的“接
风宴”。梅葆玖先生一见她，就
盯着直看，说道：“这个小孩长
得好看，像孟小冬，是个唱老生
的料。”3年后，王珮瑜到北京参
加全国戏校联谊比赛，又唱《文
昭关》。这一次，谭元寿先生亲
自为她献花。谭元寿是“谭派”
创始人谭鑫培曾孙。1947年，他
曾在杜月笙的六十大寿上，见
过余叔岩嫡传弟子孟小冬。50
年后，古稀之年的谭元寿听王
珮瑜再唱“余派”老生，激动不
已，“这不活脱脱就是孟小冬
吗？”

王珮瑜很清楚，“梅先生、
谭先生都说我像孟小冬，这比
得什么奖都有用。我是个幸运
的孩子。”

多年后，梅葆玖在去世前
的一个月接受采访时，还评价
她说：“老生唱得那么规范准

确，还受过名师教导的，第一人
还是王珮瑜。在今后的艺术道
路上，她会有更高的造诣。”

王珮瑜却说：“梅兰芳、余
叔岩，大师都已经离去。这个时
代不会有大师了，但造就了我
这样的，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毛猴儿孙悟空。”

●低估了社会，高
估了自己

王珮瑜有一段自己坦承的
“年少轻狂”期。2004年，她趾高
气扬离开上海京剧院，创办工
作室，自负盈亏；一年半后，她
被撞得头破血流，又蔫蔫回到
了京剧院。

为什么要离开？当时，刚当
上副团长的王珮瑜正暗自得
意，终于能排自己想排的戏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开锣戏没人
愿意唱，作为副团长的她只好
自己上。因为体制内演员待遇
不佳，王珮瑜想改革，提出“以
人为本”，让有条件的演员接大
戏，一般的演员维持现状，跑龙
套的演员可发一些补贴。但结
果是，她不但没能冲破体制内
的“潜规则”，反而引来了各种
争议。

受不了束缚的王珮瑜毅然
出走。但真正走出去了，她才发
现，“太天真了”。“如果要归咎，
败走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
低估了社会，高估了自己，在没
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贸然
行动。”

那一年半，王珮瑜因为工
作室的入不敷出，整宿失眠，青
春痘肆虐，胖了30斤。无奈之下，
她收起锋芒，重新回到京剧院，
但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副团
长的位置没了，剧院把她晾在一
旁。之前一路顺风顺水的王珮瑜
只能接受，“我相信因果轮回，因
为是我背叛了集体，集体也要
给我一些代价，一点颜色。”

2008年，王珮瑜经历了
另一件对她冲击很大的
事：送走了恩师王思及。
当时，她坐在恩师的病
床旁，病床上的那双
眼睛直勾勾看着她，
旁边的心脏监视器

上脉息渐弱，最后变成一条直
线。那一年，王珮瑜正好30岁。
怀念恩师之情翻江倒海涌过去
后，她开始思考人的衰老和死
亡，“30岁是生命状态的分水
岭。30岁之前，我凭天赋；30岁
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天赋是能
用完的”。

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逼迫
下，王珮瑜再一次自立门户，
2010年创立了瑜音社。她很清
楚，像自己这样的个性演员，在
体制内总会觉得放不开手脚。

“我可以认为自己是一块招牌，
但京剧院在行政体制下，不可
能单为某个演员服务。”然而这
一次，王珮瑜走得更小心了。她
没有完全脱离体制，而是小心
协调着“自己的小我”和“京剧
院大集体”的关系。

吕菁觉得，王珮瑜是个很
善于自省的人。“年轻的时候，
她因为不懂梨园规矩，在戏台
上一兴奋，就唱了一段后面人
的戏，惹得一位老演员大发雷
霆，但从这之后，类似的错再没
犯过。长大后，她第一次出走体
制，撞了南墙回了头，第二次再
去追求的时候，便学会了小心
翼翼。”

“游走于体制与个人之间，
难吗？”记者问王珮瑜。她撇撇
嘴：“难，当然难。我做的事情，
从京剧整个行业来说，是促进
繁荣的；但对于一个系统的日
常运营和管理，就是添麻烦了。
我会列出自己的计划，再放到
剧团大规划里，先唱好了京剧
院的戏，然后再弄自己的。这让
我想起，小时候我妈老让我穿
裙子。我就裙子穿完，里面再套
条裤子，既不伤害她，也满足了
自己。别人怎么看，管他呢。”

“对于现在的角色，已经适
应了吧？”

“这个过程真的很漫长。很
多人说我走得顺，又是得了多少
奖，又是获了多少荣誉，其实我
经历了太多‘不断跌倒’‘不断学
习’和‘不断地重复自己’。20多
岁的事没什么可笑的，我将它视
为经历，既是经历，便无好坏。但
如果都快40岁了，还没明白这
些道理，那就是幼稚了。”

(来源：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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